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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文献检索、田野调查，对云南、贵州、四川等地部分彝族山寨原生态传统体育

进行调查，从历史学角度研究彝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起源与传承，对构成其体育文化起源与传承的

基本因素作论证和阐述。研究显示，彝族传统体育文化起源于彝族先民生活和生产劳动的需要，

与民族生存所进行的军事活动、原始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受到居住环境的制

约，具有独特的山地文化性质和民族异质性。彝族传统体育文化具有竞技、娱乐特征，较高的健

身和思想教育价值，体现了早期人类文明与现代体育思想的共融，具有较强的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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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 and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of Yi nationality 
LUO Jian-xing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Guiyang 550001，China） 
 

Abstract: By means of literature data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the author investigated original traditional sports of 

people of Yi nationality in some mountain villages in such areas as Yunnan, Guizhou and Sichuan, studied the origin 

and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of Yi nation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demonstrated and expa-

tiated on basic factors that constitute the origin and inheritance of it sports culture, and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

ings: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of Yi nationality originated from the needs of ancient people of Yi nationality for liv-

ing and productive laboring, being closely related to military actions taken for the survival of the nation, primitive 

religious belief and living custom, being restricted by the inhabited environment, having unique cultural characteris-

tics and national heterogeneity of a mountainous region;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of Yi nationality is provid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petition and entertainment, and a high value for fitness exercise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 

embodying the fusion of early human civilization and modern sports ideology, having a high aesthetic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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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生活在云贵高原横断山脉和青藏高原东

南部地区的少数民族——彝族，约有 700 多万人[1]，它

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独特民族文化的古老民族。在

漫长的社会生活与生产实践中，彝族人民不仅在科学

技术、文化事业上飞速发展，还创造了丰富多彩，具

有浓郁山地文化气息的民族传统体育，体现了彝族人

民的聪明才智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并以其独特的

方式和风格在我国民族体坛上占有重要地位。根据国

内有关文献资料和对云南、贵州、四川等地部分彝族

山寨原生态传统体育项目进行调查，收集民间资料，

对彝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起源与传承进行较为深入的论

证和阐述。 

 

1  彝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起源 
体育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民族的精神和生活面

貌，是民族历史、文化、生活习俗的重要体现[2]。彝族

传统体育文化起源于远古时代彝族人民淳朴自然的生

活与生产劳动需要，彝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众多，形

式多样，内容丰富，充分体现了彝族人民独特的山地

文化、民族精神和生活习俗。如彝族式摔跤、射箭、



 
第 7期 罗建新：彝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起源与传承 107  

 

射弩、彝刀、棍术、赛马、追羊、赶牛、飞石索、掷

葫芦飞雷、荡磨秋、爬油杆、绵羊拉绳、踩跷板、顶

头、角力⋯⋯[3]据不完全统计，流传在彝族民间的带有

体育健身性质的舞蹈多达 40 种以上，这些传统的体育

活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的起源与传承和彝族人

民居住的生活环境、生产方式、习俗、宗教信仰有着

极为密切的联系。 

据资料考证，彝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起源，可以追

溯到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我

国考古学家在云南沧源的深山“帕典姆”崖壁上，发

现了用褚红色颜料绘制的近千个原始土著人的图形，

内容包括狩猎、射箭、投掷、征战、划船、舞蹈、放

牧等原始土著人的生活，再现了远古时期当地土著人谋

求生存与自然博斗的历史。据考证“帕典姆”崖壁处是

当地土著人祭祀神灵的圣地，崖画的图形是土著人记录

生活的图形文字，该崖画制作时间约在3 000 多年前的

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4]。沧源崖画为我们提供了极其珍

贵的历史资料，其中最值得研究的是崖画中对于狩猎

和放牧场景的描绘，那栩栩如生的射箭、摔跤、骑马、

牧牛以及舞蹈的某些动作和祭祀神灵的仪式，与彝族

先民代代相传的传统体育活动是何等的相似。根据各

民族体育发展的普遍规律，体育活动的产生受环境、

生存条件、生产方式和宗教信仰的影响，使得同一地

域环境的不同民族都可能进行相似的活动。彝族是古

羌戎人的后裔[5]，素有“马背牧猎民族”之称的彝族先

民，自远古时代就一直居住在云贵高原土地上，沧源

崖画反映的当地土著人体育活动情景，足可以证明彝

族先民远在 3 000 多年前就已经形成了当代彝族传统

体育的雏形。 

1.1  生存需要是彝族传统体育文化产生的基础 

生产劳动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方式，在新石器

时期的古羌戎人生活在深山丛林中，居住的环境山高

林密，野兽出没无常，生活条件相当艰苦。出于生存

和自卫的需要，必须进行狩猎和采集野果的最原始生

产劳动，以获取生存所需的食物，能跑跳、善攀爬、

投掷、射箭等成为他们必须具备的生活技能，技能的

高低决定了他们生存能力的大小。随着生产方式从单

一的狩猎、采集，发展到牧猎与耕种，彝族人在放牧

生活中又逐渐形成了一些模仿放牧动物行为的体育活

动，例如射箭、射弩、飞石索、追羊、赛马、摔跤等。

至今还广为流传的民族传统性体育活动，就是在原始

牧猎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彝族传统体育项目大多起源于日常生活之中，彝

族式摔跤是一项典型的人与人之间力量、技巧抗衡的

竞技运动，它与古希腊的古典式摔跤有许多相似之处，

既是力量与技巧的抗衡，又是一种格斗。彝族式摔跤

起源于族人对动物行为的模仿，传说彝族式摔跤的鼻

祖是远古时期的“磨枣”三兄弟。他们在山上放牧时，

看到牛、羊的顶头、角力及摔滚，便模仿牛、羊的动

作进行打逗嬉戏，学着顶头、摔斗、滚翻等动作，感

受愉悦和快乐，呈现人畜兴旺的景象[3]。在原始社会人

们对自然界给予的幸福或灾难缺乏科学认识，族人认

为“磨枣”兄弟对牛、羊动作的模仿起到了敬奉神灵

的作用，使神灵愉快而降福庇护。于是族人争相效仿，

广泛开展模仿牛、羊的动作，并逐步形成具有一定竞

技特性和表演形式的摔跤运动。这一典型事例充分说

明了彝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在生活、生产中自然萌发的，

其他如绵羊拉绳、爬油杆、顶头、舞狮、虎舞等传统

体育活动，也起源于彝族先民们生活、生产实践中对

动物行为的模仿。 

1.2  彝族传统体育文化起源于娱乐和宗教信仰需要 

彝族的一些传统体育活动起源于生活娱乐和宗教

信仰的需要[3]。在彝族的传统生活习俗中，每逢节日族

人聚会之时，为进行祭祀和丰富集会内容，彝族先民们

创造了具有较大动作难度和较强观赏价值的体育游戏

和舞蹈，如荡磨秋、爬油杆、响铃舞、舞狮、虎舞、斗

牛等活动，就是彝族传统的生活习俗与宗教信仰结合的

产物。1971 年江川李家山发现的西汉早期 24号古墓群

中出土文物青铜鼓，其鼓身中段刻绘的“羽人荡秋图”，

证实了彝族先民荡磨秋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2 000 多年

以前[6]。 

宗教信仰、祭祀神灵活动对彝族传统体育文化形

成发展的过程具有重要作用。同古代西方体育的发展

一样，彝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伴随着宗教

活动的存在而进行，远古时代的彝族人认为“万物皆

有灵”，在冥冥之中有“神”的存在，因而祭祀神灵的

活动代代相传，长盛不衰。尤其在图腾崇拜的活动中，

以虎、狮、牛作为图腾，以自然的山水、动物、植物

为姓氏，盛行各种巫术、占卜和“祭山”、“祭龙”、“祭

祖”等原始宗教活动[3]。在这些宗教活动中，按节令有

固定的日期、时辰和形式，在祭祀时进行竞技与舞蹈

活动，如以图腾崇拜对象的动作为原形，模仿老虎的

扑、立、滚、跃、摔的动作而设计的虎舞，具有较强

的健身价值，它同汉族流传的“五禽戏”具有异曲同

工之妙。其他如“跳月”、“响铃舞”等含有体育因素

的舞蹈也出自于彝族先民的祭祀活动中[3]。 

彝族传统体育形成的初期，受宗教影响具有迷信

色彩，但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这对民族传统体育的

起源，起到了一定的催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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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彝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 
彝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经历了 3 个阶段，即由

零散的个人模仿活动发展为族人聚会的集体活动；由

单纯的力量抗衡发展成具有一定规则要求的，具有多

功能作用的传统体育；由宗教信仰娱神的低层次发展

到娱人、健身的高层次，并走向全国民族体坛。伴随

着彝族生存环境的变迁、生产方式的改变，其传统体

育文化的传承受社会发展、生活环境、生产方式、山

地文化性质和民族部落生存竞争和民族的宗教信仰的

影响。 

2.1  社会发展、生活环境、生产方式是彝族传统体育

文化传承的基础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环境的变迁，生产方式的

改变，彝族的民族传统体育逐渐形成和发展，并不断

地完善与丰富。彝族先民们在生活中形成的跑、跳、

投掷、攀爬的基本技能和射箭，骑马的牧猎技能，开

始时属于零散的个人生存和自卫活动，后来逐渐发展

为民族共有的聚会活动。彝族人有意识地将这些技能

进行整理，传授给下一代，这就是原始时期人类共有

的生存教育。这种教育活动的直接目的，是提高下一

代适应环境的生存能力，能够适应山地环境所面临的

艰苦条件。在这种教育下，一些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

体育项目，如射箭、射弩、摔跤、追羊、飞石索等[3]

活动得以开展，并逐步形成具有一定技巧和规则的民

族传统体育项目。这些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传统体育

在一定的节日举行竞技比赛或表演，彝族传统体育文

化在社会发展、生活的需要中，由零散的个人模仿活

动发展为族人聚会的集体活动。 

2.2  生活环境、生产方式构成彝族传统体育的山地与

民族特性 

彝族所居住的环境，必然对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起到较大的影响。彝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受外来

文化的影响较少，具有特殊的发展规律和民族特色，

带有明显的山地文化性质和民族异质性[7]。彝族自古以

来居住在我国西南部的横断山脉，那里山高崖陡，水

流湍急，森林密布，交通状况相对较差，与我国较为

发达的内陆地区及沿海地区之间民族交往甚少，处于

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中，因而西方体育逐步传入中国

时，彝族地区的体育仍是“我行我素”地自然发展，

处于封闭自守的缓慢发展状态。生产劳动是人类赖以

生存的基本方式，在原始社会，彝族先民出于生存和

自卫的需要，必须进行狩猎和采集野果的最原始生产

劳动，以获取生存所需的物资。族人中能跑跳，善攀

爬、投掷、射箭的技能成为他们必备的技能，其技能

的高低决定了他们生存能力的强弱。 

2.3  部落生存竞争对彝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起决

定性作用 

在彝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中，对其产生决定性推

动作用的是有关民族部落生存的军事活动。在彝家村

寨部落之间，饱尝战争苦难的彝族人从多次经验或教

训中深深地体会到，强壮的身体、精湛的武艺、顽强

善斗的品质是生存的根本保证。彝文典籍《西南彝志》

记载了大量的关于彝族各部落间相互倾轧和抵御外族

入侵的史料。彝族自称为“虎族”，是以黑虎为图腾的

古老民族，崇尚“强悍武勇”，重“义气刚强”。万历

年间的《云南志略》谓：“罗罗者⋯⋯聚众山林，惟事

剽掠⋯⋯言不合即拔刀好杀、好战”。光绪年的《读修

九直隶厅志》卷七载有“彝性情野，其强健者以抢掠

为荣”[5]。在这种原始习俗的影响下，有理无理取决于

械斗的胜负，因此族人更加注重学习和训练械斗的技

艺，培养拔刀仇杀、好战的意识。 

随着社会的发展，彝族摔跤从远古时期单一力量、

技能抗衡变为调解部族之间争端和山林纠纷的直接手

段。如居住在云南中部和贵州西部的彝族人，长期以

来将摔跤竞技的胜负作为判断是非、解决矛盾和争议

的裁决方法，如山林纠纷、地盘争夺以及部族之间的

争执等，均以摔跤竞技胜负定是非。彝族人注重对军

事活动的技艺，进行有目的、有意识的教育与训练，

使族人多精于武术并能世代相传，对彝族传统体育文

化传承，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漫长岁月中频繁

的军事活动给彝族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同时，也培养

出彝族人骁勇善战的性格，刚强重义的气质和精湛的

民族体育技艺。 

2.4  宗教信仰促进彝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 

在彝族先民生活的原始社会，由于对自然界的各

种现象无法解释，因而自然地产生了信仰主宰世界的

“神”，认为万物皆有“灵”[8]，寄希望于“神灵”的

恩赐降福，相信神的力量，自然形成了对神的崇拜，

彝族对神的祭祀有固定的节令，据《天下郡国利病书》

记载“囊(音串，彝族的一个姓氏，这里指彝族)春节，

竖长竿，设横柱，左右各一人，互相起落为戏”，彝族

荡秋千同汉族的跷跷板较为相似。居住在云南、贵州、

四川等地的彝族，每逢农历正月十五日祭星辰时，全

村杀猪一头，每户分一份回家煮熟，在月亮升起时将

肉与酒、果品摆放在磨秋架前进行祭供，焚香磕头，

以祭祀神灵，然后在磨秋架上荡秋，以表示感谢神灵

降福和祈求免灾[5]。江川李家山出土的西汉早期青铜鼓

腰纹上，刻绘有一组 4 人同玩一个磨秋的图案。图形

中立一柱，顶上有一中轴上系有 4绳，绳端各有一环，

4个羽人作环转为戏。后人将之称为“羽人荡秋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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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早期的青铜鼓图案，栩栩如生地反映了彝族先民

荡秋千祭祀神灵的历史场面。 

宗教信仰是民族在其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

产物，它既是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种文化现象[9]。在

彝族的历史上，宗教信仰对其传统体育的形成、推广

与传承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彝族传统体育文化萌生

于古老的部族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必然带有原始宗

教和巫术色彩，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对自身力

量的朦胧认识。当彝族的宗教信仰还处于原始宗教的

范畴时，它促进了彝族特有的山地文化的发展[8]，如同

古代西方体育发展的规律一样，原始宗教与体育、舞

蹈相互结合、相互影响与促进，相互发展与制约，并

作为文化载体对彝族传统体育的起源与传承，起到推

动与促进作用。 

2.5  彝族传统体育文化由宗教娱神的低层次发展到

娱人的高层次 

彝族传统体育活动与宗教信仰活动密不可分，在

祭祀仪式上的虎舞、舞狮、响铃舞、跳月等具有很强

的锻炼身体的效能，也都具有浓厚的山地文化和宗教

迷信色彩。这些舞蹈同民族传统体育的竞技、娱乐性

活动相互交织在一起流传。阿细人的“跳月”原是民

间广为流传的祭祀祖先、崇拜神灵的活动，随着民族

生活、文化、科技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神灵的依附心

理日益淡薄，逐渐使其传统性的民族舞蹈摆脱神秘的

宗教色彩，充满轻快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乡土生活气

息，从敬神、娱神原始的低层次升华到自娱、健身、

娱人的较高层次。“阿细跳月”曾在全国少数民族体育

活动中被评为全国优秀表演项目的民族体育舞蹈[12]，

它是在原来“拜神跳月”的基础上，改掉先前严肃、

呆板的礼仪特征与宗教气氛，增加了文化自娱功能与

健身价值，使之成为具有民族特色的彝族传统体育舞

蹈，说明了彝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彝族人民几千年漫长

的生活、生产实践中，从崇拜超自然神灵到与自然的

搏斗中，最终发现了自身价值，使民族传统的体育活

动充满了健体强身、娱人身心的功能，形成了具有一

定规模和较高价值的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彝族传统体育项目众多，具有竞技特性、娱乐特

征、较强的健身价值和思想教育因素。彝族传统体育

项目如摔跤、射弩、投掷等具有悠久的历史，与现代

奥林匹克竞技项目有很大的相似性。彝族传统体育文

化逐渐从娱神的低层次走向娱人、自娱和强身健体的

高层次，体现了彝族人民的聪明智慧和勤劳勇敢的民

族精神，体现了早期人类文明与现代体育思想的共融

性，具有较强的审美价值。彝族传统体育的山地文化，

卷帙浩繁的彝文典籍，种类繁多的石器、青铜器文物，

对研究古人类原始体育的源流和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历

史资料和佐证，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在新的体育方

针和民族政策的指引下，随着彝族人民经济结构和文

化结构的改变，随着生活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

彝族传统体育必将在我国民族体坛上开放出更为绚丽

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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